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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的关系：追踪证据
罗 钰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目的：考察初中生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在考前的变化轨迹及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方法：采用初中生学业压力问卷

及荷兰人饮食行为问卷对 259名初中生进行考前为期六周的 3次追踪调查，使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及交叉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结果：

初中生的学业压力（斜率值=2.910，p＜0.01）与情绪性进食（斜率值=1.909，p＜0.01）在考前均呈逐渐递增趋势；前一时间点的

学业压力能显著正向预测后一时间点的情绪性进食（p<0.01），但前一时间点的情绪性进食对后一时间点的学业压力预测效应不

显著（p>0.01）。结论：初中生的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在考前均呈逐渐递增趋势，学业压力是初中生推动情绪性进食增加的前

因变量，对情绪性进食有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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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Evidence

Yu Luo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academic stress and emotional eat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fore the exam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259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three times in six weeks before

the exam by using the academic stress questionnaire and Dutch die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 and the latent variable growth model and

cross lag model were used for analysis. Results: The academic stress(slope value==2.910,p ＜ 0.01)and emotional eating(slope

value==1.909,p＜0.01)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gradually increasing before the exam. Academic stress in the previous time point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emotional eating in the later time point(p<0.01), but emotional eating in the previous time point has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stress in the latter time point(p>0.01). Conclusion: The academic stress and emotional eat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before the exam. Academic stress i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of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emotional eat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ch can positively predict emotional 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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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是个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因此青少年需要健

康、均衡的饮食来满足他们对能量及营养的需求。然而近年来，

肥胖已成为影响我国初中生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最

近的调查数据，在我国 6-15岁的学生中，总体超重检出率高达

19.1%，近 1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0.20%[1]。综述研究表明，情

绪性进食问题在儿童及青少年阶段已十分突出，其在儿童及青

少年群体中的流行率为 10%~60%[2]，并且情绪性进食是导致青

少年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3]。具有情绪性进食倾向的个体更偏

向于高脂肪、高糖的饮食，与之相对的是水果、蔬菜等健康食

物的摄入偏少[4]，这使得长期的情绪性进食极易在儿童及青少

年群体中形成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鉴于青少年超重和形成不健

康饮食习惯风险的增加，深入了解该群体情绪性进食的危险因

素至关重要。

由于近些年升学竞争的不断加剧，学业压力已经成为青少

年的主要压力源。Geliebter最早在其理论中强调了来自外部的

压力事件（如升学、竞争失败及不良人际关系）在造成个体情

绪性进食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5]。大量研究表明，压力与情绪

性进食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3,6]，那些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越多

的个体，他们出现情绪性进食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国内研究调

查显示，尽管初中生虽然会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缓解学业压

力，但在消极的减压方式中，“情绪性进食”不约而同地成为

初中生的首选[7]，提示学业压力与初中生情绪性进食间存在密

切联系。

研究表明，情绪性进食最早在儿童晚期便可形成，并且这

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能够一直延续到成年，增加了成年后个体

罹患肥胖和相关慢性病的风险[8]。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食与压力缓解所建立的连接会变成几乎没有意识参与的自

动化习惯[9]。在儿童早期，其饮食行为更多的受父母主导，因

此情绪性进食对其饮食行为的消极影响并不凸显。如家长可能

会设法确保只给年幼的孩子提供健康的食物，以保证他们能够

摄入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并且与年龄较大的儿童相比，年龄较

小的儿童更有可能遵从父母为他们做出的食物选择[3]。然而到

了儿童晚期以及进入青春期后（小学后期及初中阶段），个体

在食物上具有更自主的选择空间，此时的情绪性进食更容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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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挑食、肥胖等问题[4]。因此了解儿童晚期群体情绪性进食的

形成机制对于改善成年后的情绪性进食行为以及降低儿童及

青少年的肥胖问题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生理和心

理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个体对压力更为敏感。鉴于压力和

情绪性进食间密切的关联，在初中及以下学龄人群中考察学业

压力与情绪性进食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当前研究拟以初中生

为研究对象，考察该年龄段个体的学业压力与其情绪性进食间

的关系。

目前，直接考察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间关系的研究均为

横断研究。国外一些纵向研究发现，随着压力事件的临近，个

体的暴饮暴食等异常进食行为的频率及强度均有所增加[10-11]。

然而鉴于情绪性进食和暴饮暴食在概念及机制上的不同[12]，并

不能基于这些研究确定随着压力事件的临近，情绪性进食的变

化情况。另一方面，国内调查研究显示，考试前是初中生学业

压力陡增的时间段[13-14]，说明考试事件是影响初中生学业压力

的重要外部诱因。鉴于考试事件在中学阶段的普遍性，有必要

深入了解考前初中生学业压力的变化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尽

管当下对初中生学业压力在考前的变化有了大致的了解，但以

往研究仅考察了学业压力在考前不同测量时间点之间的平均

差异性，并不能展示变化轨迹的一些重要参数，如初始水平及

变化速率等，因而阻碍了深入了解初中生学业压力在考前的变

化细节。另外，根据 Yoshikawa等[15]提出的心身理论，个体异

常进食行为的产生是在其内部心理环境（如感知到的压力）发

生变化之后才开始的，两者间并非同步关系，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这意味着学业压力可能是情绪性进食产生的前因变量。在

探讨变量间的关系时，基于纵向的研究设计通常可以从两个角

度进行数据建模：其一是借助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ing,LGM）描述个体的某些变量在发展上的变化；其二

则通过交叉滞后模型（Cross-lagged Modeling）在时间序列上

揭示多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潜变量增长模型通过分离出初始

水平及变化速率两个参数能够更细致地揭示变量的发展轮廓，

应用交叉滞后模型考察因果关系则具有实验法及工具变量法

不具备的优势。为此本研究通过同时纳入两者，在检测初中生

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在考前变化轨迹的同时尝试描述它们

之间可能的因果关联机制。

为此，本研究提出 3个核心假设：

H1：初中生的学业压力在考前呈上升趋势；

H2：初中生的情绪性进食在考前呈上升趋势；

H3：学业压力是初中生推动情绪性进食增加的前因变量，

对情绪性进食有正向预测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重点探讨考前学业压力对初中生情绪性进

食的影响机制，聚焦于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在考前的发展趋

势，以期发现深入考察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之间存在的关

系，以及作用机制，以便更系统、完善地理解学业相关压力因

素对初中生情绪性进食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通过线下分发纸质问卷，共在初中期中考试前追踪 3批次

的数据，首次问卷调查时间为学生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考前第

六周内，追踪调查安排在随后的时间进行，追踪时间间隔为两

周。被试在首次调查时会被告知研究目的，并获得被试的同意。

被试选取合肥市某初中的 287名学生，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由于数据不达标（缺少题项、答案趋势一致）、病假、放弃测

试等原因，产生 28份无效数据，共 259 人参与了全部批次的

追踪调查且数据达标，有效率为 90%。其中，男生 122 人

（47.1%），七年级 84人（32.4%），八年级 75人（29.0%），

九年级 100人（38.6%）。

1.2研究工具

1.2.1学业压力

初中生学业压力问卷。研究采用徐嘉骏等人[16]从学校压

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和自我压力四个方面构建《初中生学

业压力问卷》，问卷共 21个题目，采用 5点评分，从 1分“很

不符合”到 5分“完全符合”。量表由四个维度构成，分别为：

父母压力、自我压力、教师压力及社交压力。本研究中，初次

调查数据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0，表明该量表的信度

较好。

1.2.2情绪性进食

情绪性进食的测量使用 Van Strien等人[17]编制的荷兰人饮

食行为问卷中的一个分量表，即情绪性进食分量表，分量表包

括 13个项目，项目采用 1（从不）~5（经常）的 5级评分。得

分越高代表由情绪诱发的进食行为越严重。研究中，初次调查

数据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1，表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

1.3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分 3步进行：首先采用 SPSS 23.0对变量进行描

述统计，考察不同时间点情绪性进食及学业压力的差异及相关

性；其次利用 Mplus 8.1对情绪性进食的三次追踪数据进行无

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建模，考察情绪性进食及学业压力的线

性增长轨迹，及情绪性进食和学业压力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

在个体间是否存在差异；最后在 AMOS 23.0 软件中采用结构

方程模型建构交叉滞后模型在三个时间点上考察学业压力与

情绪性进食的相互预测关系。

2 研究结果

2.1考前不同时间点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的描述性分析

对考前不同时间点学业压力的总体状况进行重复测量的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时间点的学业压力差异具有统计学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7期 2022 年

131

意义（p<0.01）。成对比较的结果显示，T2 显著高于 T1

（p=0.017），T3 显著高于 T2（p<0.01），T3 显著高于 T1

（p<0.01）。对考前不同时间点情绪性进食的总体状况进行重

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时间点的情绪性进食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成对比较的结果显示，T1 和 T2

之间差异不显著（p=0.297），T3显著高于 T2（p<0.01），T3

显著高于 T1（p<0.01）。见表 1。

表 1 不同时间点的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的描述性分析

T1 T2 T3 F

学业压力 56.20±15.40 58.56±15.18 62.49±15.49 19.113**

情绪性进食 32.55±12.86 33.42±12.88 36.47±11.85 10.322**

注：**p<0.01。T1=第一次测量，T2=第二次测量，T3=第

三次测量。

2.2考前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的变化趋势

2.2.1考前学业压力的变化趋势

通过构建无条件的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考察初中生考前

学业压力的变化趋势。无条件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见图 1）

包含截距和斜率两个主要参数，其中截距能够测量学业压力的

考前初始水平，在不同测量时间点的因子载荷固定为 1；斜率

能够测量学业压力的线性变化速度及变化方向，因为 3次测量

均间隔两周，故 3次测量的斜率因子载荷分别设置为 0、1、2。

这样，模型的截距代表初中生考前的学业压力初始水平，斜率

代表考前学业压力的变化值。无条件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的拟

合 结 果 显 示 ： χ2(df)=0.417(1) ， CFI=1 ， TLI=1.017 ，

RMSEA=0.000，拟合效果较好。学业压力的初始水平（模型截

距）为 56.046（p＜0.01），学业压力在考前六周呈线性上升趋

势（斜率值=2.910，p＜0.01），即学业压力每两周上升 2.910

个水平。截距和斜率间显著负相关（r=-0.477，p＜0.01），提

示学业压力的初始水平越高，其发展速度越慢。

图 1 初中生考前学业压力的发展轨迹模型

2.2.2考前情绪性进食的变化趋势

通过构建无条件的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考察初中生考前

情绪性进食的变化趋势。无条件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见图 2）

包含截距和斜率两个主要参数，其中截距能够测量情绪性进食

的考前初始水平，在不同测量时间点的因子载荷固定为 1；斜

率能够测量情绪性进食的线性变化速度及变化方向，因为 3次

测量均间隔两周，故 3次测量的斜率因子载荷分别设置为 1、2、

3。这样，模型的截距代表初中生考前的情绪性进食初始水平，

斜率代表考前情绪性进食的变化值。无条件潜变量线性增长模

型 的 拟 合 结 果 显 示 ： χ2(df)=2.219(1) ，

CFI=0.979,TLI=0.936,RMSEA=0.069，模型拟合较好。情绪性

进食的初始水平（模型截距）为 32.378（p＜0.01），情绪性进

食在考前六周呈线性上升趋势（斜率值=1.909，p＜0.01），即

情绪性进食每两周上升 1.909个水平。截距和斜率间显著相关

（r=-0.724，p＜0.01），提示情绪性进食的初始水平越高，其

发展速度越慢。

图 2 初中生考前情绪性进食的发展轨迹模型

2.3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的因果关系

交叉滞后模型需满足不同变量相同时间点的同步性与相

同变量不同时间点的稳定性 2个前提条件。因此，在建立学业

压力与情绪性进食的交叉滞后模型前，首先对 2个前提条件进

行验证。

2.3.1建立模型：前提条件验证

皮尔逊积差相关结果显示（见表 1），三次测量的学业压

力的跨时间相关系数在 0.27~0.55之间，相关均显著（ps<0.01）；

三次测量的情绪性进食的跨时间相关系数在 0.18~0.46之间，

相关均显著（ps<0.01）。因此，学业压力、情绪性进食均具有

一定稳定性，满足稳定性条件。同时，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

在相同时间点上的同步相关系数在 0.22~0.32之间，均显著相

关（ps<0.01）。因此，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满足同步性与稳

定性的前提条件。

表 1 不同时间点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1.T1学业压力 1

2.T2学业压力 0.465** 1

3.T3学业压力 0.272** 0.552** 1

4.T1情绪性

进食
0.304** 0.182** 0.170** 1

5.T2情绪性

进食
0.320** 0.227** 0.160** 0.45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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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3情绪性

进食
0.064 0.255** 0.272** 0.176** 0.333** 1

注：**在 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2.3.2交叉滞后分析：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

经验证，可以建立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的交叉滞后模

型。根据以往研究的建议[18]，模型中同一测量时间的两个潜变

量的残差允许相关。采用 AMOS 23.0以极大似然估计考察模

型的拟合情况，结果显示模型结果拟合基本达标（χ2/df=3.014，

CFI=0.973，TLI=0.962，RMSEA=0.088）。由图 3可知，在控

制了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这两个变量在 TI 时间点上的相关

之后，T1学业压力能显著正向预测 T2情绪性进食（β=0.278，

p<0.01），T2学业压力能显著正向预测T3情绪性进食（β=0.278，

p<0.01），但 T1情绪性进食指向 T2学业压力的交叉滞后路径

不显著（β=0.278，p<0.01），T2情绪性进食指向 T3学业压力

的交叉滞后路径同样不显著（β=0.278，p<0.01），即：学业压

力是情绪性进食的前因变量，学业压力越大，个体的情绪性进

食越严重。

图 3 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的交叉滞后模型

（标准化系数，**p<0.01）

3 讨论

3.1初中生考前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的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发现，初中生的学业压力在考前呈上升趋势，这

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19]。考试是初中生学业压力的重

要压力源，考前紧张的复习以及对考试的担心使得学生的压力

感随着考试的临近不断增加。不仅如此，考前父母以及老师均

呈现一定程度的焦虑[20-21]，父母和教师的这种紧张情绪很容易

在和学生的沟通中传递给学生，因此使得初中生随着考试时间

的临近，学业压力也不断增加。本研究还发现，初中生考前学

业压力的初始水平及发展速率间呈显著负相关，提示学业压力

的初始水平越高，其发展速度越慢。说明学业压力较低的个体，

其在考前的心理压力变化更大。研究显示，个体短时间内较大

的压力感知波动更易造成一些心理与行为问题的产生[22]。因此

那些考前较低学业压力的学生，其在考前几天的行为表现更需

要引起学校心理机构的关注。

与学业压力一致，初中生的情绪性进食在考前也呈现不断

上升的趋势。学生考前不断增加的情绪性进食行为可能是其应

对压力的一种消极方式。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性进食倾向与

压力源所带来的压力强度密切相关[12]。随着考试的临近，学习

紧迫感逐渐增强，学生所感知的学业压力强度随之上升。根据

情绪调节模型，情绪性进食被认为是个体作为缓解压力或负性

情绪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或能够产生暂时从压力情景或负性

情绪中转移注意的作用[23]。

因此，伴随考试临近而不断增加的考试压力或焦虑感使得

多数初中生更难以抗拒美味零食的诱惑，或更倾向于通过进食

高脂高糖的零食来缓解内心的不适[24]。本研究还发现，初中生

考前情绪性进食的初始水平及发展速率间呈显著负相关，提示

情绪性进食的初始水平越高，其发展速度越慢。尽管大量的研

究显示，情绪性进食是个体用来进行情绪调节或情绪回避的方

式，并在缓解愤怒、焦虑时产生短暂的效果[12]。但也有一些研

究发现，个体在大量进食后也会产生自责、失落等负面情绪[25]。

这也意味着伴随着个体情绪性进食问题的加重，其所带来积极

效能可能会因同时伴生的负面情绪而被抵消，这可能阻止了一

些个体继续采用以进食更多的食物来缓解压力的尝试，进而使

得个体情绪性进食问题在到达一定水平后能够不再恶化。

3.2学业压力对情绪性进食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表明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之间存在紧密的

联系[7,26]，本研究通过考前的短期追踪设计，在初中生群体中

探讨了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间的准因果联系（交叉滞后关

系）。与预期相一致，在 T1阶段测量的学业压力能够预测 T2

阶段测量的情绪性进食，T2阶段的学业压力同样能够预测 T3

阶段的情绪性进食，但 T1阶段的情绪性进食对 T2阶段的学业

压力，以及 T2阶段的情绪性进食对 T3阶段的学业压力均无显

著的预测作用，因此证实了学业压力作为初中生情绪性进食的

前因变量。学业压力与情绪性进食之间的关系模式与

Yoshikawa等人[15]的心身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异常进

食行为的产生是在其的内部心理环境（如感知到的压力）发生

变化之后才开始的，两者间并非同步关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根据徐嘉骏等人[16]的学业压力结构模型以及家庭生态系统理

论，考前的学业压力可能借助自身不同的产生机制作用于个体

的情绪性进食。

首先，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以及现实

社会对学历的重视使得父母在激发青少年学习动机方面扮演

着愈加重要的角色。父母对初中生学业的影响主要通过教育期

望、支持以及教养方式等途径实现。研究显示，来自父母的教

育期望[27]以及心理支持[28]是初中生持续性学习动机以及学习

投入的有力推动因素，但过度的父母期望以及不恰当的教养方

式则容易对刚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造成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

[29]，进而迫使一些学生借助情绪性进食等不健康的行为方式来

缓解压力与不适。实际上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父母对青少年学

业的不当参与在其情绪性饮食中扮演的负面作用[30]。那些感受

到来自父母较高压力的学生普遍有着过高的父母期望，或严苛

的教养方式[31]，这些消极的父母学业参与则被证实和一些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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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不健康饮食行为有着紧密的关联[29]。与之相对的是，

宽容民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则能够预测中学生较低的学业压

力[32]以及较少的情绪性进食行为[33]。这也提示来自父母的学业

压力可能在不良教养方式以及教育期望等与初中生情绪性进

食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未来可进一步探索与父母

相关的诸多家庭生态因素在初中生情绪性进食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机制。其次，在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对自己作业任务的

要求、学习中遇到的挫折、对自己过高的期望以及对自我发展

的担心均能够成为他们自我学业压力的来源[34]。与该观点一

致，以往的研究显示来自自我内部的负面认知及情感和中学生

的不健康饮食习惯均呈密切相关关系[35]。值得注意的是，来自

自我的压力在个体间可能有着不同的产生源以及表现形式。如

研究发现，城市的中学生在学习中对自己有着过高的期望，也

更容易遇到挫折，乡村的中学生则通常有着较高的作业要求，

并伴随自我发展的担心[36]。这提示在对中学生压力相关的情绪

性进食问题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应注意深入理解学生自我学业

压力的产生源，实施有针对性地干预。最后，教师是班级环境

运作的重要他人，在中学生的学习活动以及心理发展过程中扮

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37]。来自教师的学业压力对初中生情绪性

进食的影响可能借由师生关系来实现。研究表明，教师对儿童

的态度能够负面地影响其不健康饮食行为[29]。而根据关系移情

理论[38]，教师可能在一些学生的心中部分代替了父母的角色，

这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良的互动模式，如高压的管教方

式，忽视、期望过高等会和父母的不良学业参与以类似的机制

产生消极影响。此外，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也会参与其学

业自尊的发展，而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青少年的学业自尊与

其情绪性进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26]，随着学生对学业成功的

总体感觉和对成绩满意度的提高，情绪性进食减少了。这提示

教师与学生间良好的关系能够作为改善学业压力对学生情绪

性进食影响的环境保护因素。

综上，本研究通过同时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及交叉滞后模

型，探讨了初中生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在考前的发展趋势及

因果关联机制，发现初中生的学业压力及情绪性进食在考前均

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轨迹，并且学业压力是初中生推动情绪性进

食增加的前因变量，对情绪性进食有正向预测作用。但仍存在

一定的不足与局限。首先，本文采用的纵向追踪数据前后

三阶段仅相隔六周，因此有可能存在时间采样不充分或效

应消散的不确定性。其次，本研究在进行情绪性进食的影响因

素时仅聚焦于学业压力，未来研究可以加入初中生的其他压力

源以及情绪或人格特质变量深入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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